
!"万象 赣西周刊
YCTV

2023年4月6日 责编/龙 清

我们眼中的世界“不一样”

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来说，同一个事件或许会

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在“肥胖标准”这种小事上，中美两国女性就表

现出了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对待其他更重大的事件

时，两国人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1991年时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了一起中国留

学生博士卢刚枪击导师并自杀事件。事后人们了

解到，原来事情的起因在于卢刚在竞选奖学金中落

败，而在随后的申报学术职位时又一次没能成功。

因此他便杀死了处理他申请书的导师，“占据”了他

的名额的同学以及其他四名教职员工来进行报

复。由于这次事件性质恶劣，震惊世界。西方媒体

和中国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但是很明

显，中西方媒体的着眼点大不相同。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更侧重将卢刚事件归因

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他们采访了许多卢刚的同

学，知道了卢刚一直是一个暴力、好胜、自私、冷漠

且爱钻牛角尖的人。他们认为，正是卢刚这些偏激

的性格特征造成了最终的悲剧。

而中国的媒体则更倾向于将这件事归因于卢

刚从小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报道中，卢刚工人家

庭出身，身为家中独子，自小娇生惯养等问题才是

关注的重点，这些报道最终呼吁社会改善教育儿童

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惨剧再次出现。

对这个悲剧事件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是

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背景所导致的。西方文化更强

调“个人”对其行为后果的承担，往往会将一个人

的成功归因为其自身“性格良好”“敢于拼搏”“努

力上进”等内部因素。因此当发生这种枪击惨案

时，媒体也倾向于从卢刚的个人性格特征出发来解

释问题。

与之相反，东亚文化圈的集体主义导致人们更

多地注重环境影响，在归因时往往将“外部归因”，

即个人的生长环境、家庭教育等看得高于其个人自

身的修养，因为在长幼有序的社会中，教育子女本

就是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子女出了问题，一定是父

母从小的教育出了问题。因此，在中国自古就有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

除了针对杀人案件的分析侧重点有所差别之外，中国人

和欧美人民对待自杀或死亡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

近几年，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自杀事件层出不

穷。人民大学某40岁成绩优秀的新闻系女博士自杀后在校

友中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大多数人都表示女博士的自杀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在BBS的发言大多是在询问：“您走

后，您的儿子怎么办，您的老公怎么办，您的家庭怎么办？您

怎么会如此脆弱呢！”

在中国，自杀往往会与懦弱、怕事、不愿承担责任联系在

一起，但是并不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而在欧美国家中，自杀的后果则要严重得多，比如英国，

在10世纪时，英王爱德华在法律条文中规定，自杀者与盗

贼、杀人犯及其他犯罪行为同罪，到1823年为止，英国一直

有将自杀者尸体游街示众并埋在路边的习俗。1870年，英国

废止了这种做法，但仍然保留“自杀未遂等同于谋杀未遂”的

条款，自杀未遂者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不同的文化也对归因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在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中，或许只有儒家文化是

“鼓励”自杀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自杀并不是随意地放

弃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忠义廉耻”等“气节”，为了维护

“礼”的秩序，为了全社会得益而放弃个人的生命的至高道德

是被提倡的。如果并非为了这些原因选择自杀，人们会谴责

自杀者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纵然如此，中国自古

以来也没有关于“禁止自杀”或者将“自杀”定罪的相关法律。

而欧美国家对自杀的态度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宗教教

义的影响，比如基督教社会刚一形成时就严厉禁止自杀，认为

自杀是一种“罪”，将会导致“恶魔般疯狂的结果”，因为基督教

教义就是“爱人如己”，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是不可能将爱施

于他人的。基督徒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除了上帝，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或放弃生命。

不同的文化使得人们在面对同一件事时，往往会有着完

全不同的归因与态度，而这也正是世界得以多样化发展的原

因。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透过一层彩色玻璃在观看这

个世界，而这层玻璃则是成百上千年的文化积淀融炼而成

的，而站在不同玻璃之后的我们，虽然难以理解和认同其他

人眼中的世界，但这不同的视角不也正是一种乐趣吗？

据《大科技》

美国的肥胖人口比例惊人，美国19岁以下青少

年人口超重率为32%，而成人超重率更是超过三分

之二。相对而言，中国的超重人口数量则要少得

多，同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超重比率不到

20%，而成年人的超重率则为32.1%，远比美国人小的

多。

为什么美国人中的胖子要比中国多得多？如

果你认为这只和美国廉价的高油脂、高热量食物有

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美国妇女健康学教授贝伦

森等人调查了2000多位来自不同种族的18~25岁

的美籍女性，发现有40%的人都低估了自己的体重，

而且随着自己体重的上升，她们心中“标准体重”刻

度亦会随之上升，无论自己有多胖，都会认为自己

的体重“还可以”“不算重”。

而在中国，无论胖瘦，“我太胖了”“我要减肥”永

远是女性们时刻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即使瘦得只

剩下了一把骨头，中国的女性似乎也还认为自己需要

再“减肥”。而且调查显示，大多数声称自己“胖”但其

实并不胖的女性，的确是认为自己体重过重，而不是

单纯的谦虚之词，这令中国女性对减肥格外用心。

中美女性对于肥胖的不同标准，就是不同的归

因在起作用。东亚文化圈内最典型的一种归因方

式叫“自谦归因”，而中国人尤其如此，这与中国自

古以来的“求同”和“中庸”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国有句俗语叫“枪打出头鸟”，说的就是做人要以

不突出自己的表现为准则，甚至下意识地避免自己

有所表现。

正是因为这种“自谦”的心理归因，人们在自我

评价时往往会认为自己比真实水平更差。由于现

代是流行以“瘦”为美，而人们又往往会评价自己比

平均水平更差。这种认知自然也就导致了中国人

总是认为自己“胖”，老是想着要去减肥。

但是，难道美国人不会“自谦”吗？那倒不是，

只不过中国人的“自谦”与美国人的“自谦”有很大

差异。在中国，“谦”字往往与“卑”字同时使用，人

们在谦虚之时，往往会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比如

父亲往往称自己的孩子叫“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

“贱内”等等。而美国人的“谦”则表现的是对上帝

的“谦卑”，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则更多地是一种

平等的态度，不自谦也不自傲。

完全相反的胖瘦标准

截然不同的报道

迥然各异的“死亡”态度

春分，并非地球独有
春分时节，我国很多地方春光明媚、杨柳青青⋯⋯

其实，不仅地球有春分，太阳系其他一些行星也有春分。

火星：春分是新年的开始。按照地球春分日的定
义，所有围绕太阳公转，并且具有球体外形，以及稳定

自转轴的星球都可以拥有春分。

地球的近邻、公转周期和自转轴倾角都与地球比

较接近的火星，它不光有春分，这一天对它而言还是个

大日子。你如果恰巧在2024年11月12日这一天到达

火星，那么恭喜你，刚好赶上了火星的第38个新年！

而对于火星来讲，这意味着肆虐火星数月之久的

沙尘暴天气就要结束了，因为春分到了。

在冬季，火星处在近日点附近，一边的南半球被太

阳直射加温，而北半球却逐渐进入极寒时期，温度可低

至零下100多摄氏度，南北半球巨大的温差给大气运

动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因此，尽管火星上大气极为稀

薄，但速度高达每秒180米左右的狂风，还是会卷起地

面上细粉一般的尘土，形成远在地球都能看到的漫天

红尘。

而在春分日之后，随着太阳直射位置逐渐偏向北

半球，南北半球的温差开始缩小，原本给火星大气环流

提供的能量被大大削弱，风速明显降低，所以沙尘也就

随之落回地面了。

火星沙尘暴活动是从地球上能够观察到的最显著

的火星变化。自1955年开始，人类将春分选为火星纪

年的新年，到现在已经过了37个火星年。

土星：春分快来搞科研。土星是一颗巨大的气态
行星，大约每隔14至15年就会经历一次春分或秋分。

与其他行星不同的是，土星拥有全太阳系最神秘、

优雅，且有识别度的饰物——土星环。这条宽度超过

数万公里，但厚度却只有10余米的条带，主要由冰块、

尘埃构成。

当土星春分这一天到来时，太阳将会垂直照射在

土星环上。借助这个时机，我们能发现平常很难看到

的一些“细节”。例如在2008年 7月至2009年 8月期

间，探索土星的人造航天器“卡西尼”号，环绕土星飞行

60多次，借助春分这一关键时间点，完成了一系列重要

探测，获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

就在当年土星春分——2009年7月26日，“卡西

尼”号在太阳近乎直射土星环的强光下，发现了一颗直

径只有400米左右的卫星。这么“迷你”的身形，即便

是放在月球周围，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而对它的发现与探测，还是源于土星春分所创造

的条件。当它在土星环上留下长达41公里的影子时，

其行踪清晰地暴露在探测器之下。经过测算分析，这

颗“迷你”卫星距离B环外侧480公里，几乎处于悬浮在

土星光环平面上空大约200米的位置，而平日的它几

乎和背景光环融为一体。

在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如“隐士高人”，几乎没

有季节变换。而作为太阳系内大气层最冷的行星，天

王星终年天寒地冻，让人感受不到丝毫的春意。

与之相比，地球这个“天之骄子”，由于其与太阳之间

的距离恰到好处，使得它相比太阳系内其他天体充满了

勃勃生机。在宇宙这片“黑暗森林”里，这颗“蓝色星球”

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万物生长的家园。 据《科普时报》


